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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忆旧】

益发馄饨馆的

馄饨最美味
□陶玉山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品尝过的
最好的食物就是位于二大马路小
纬六路的益发馄饨馆的馄饨。

1975年春节前，刚刚上初中的
我跟着父亲去万紫巷商场购置年
货。临近中午，父子俩携带着大包
小包的年货，走出熙熙攘攘的万紫
巷商场时，父亲笑眯眯地说，咱们
下馆子吧。我一听，兴奋得差点跳
起来。那年代能下馆子吃一顿，简
直是堪比过年的大好事啊。我们父
子沿着经二路往西走，经过专门卖
针头线脑的半边楼和宏济堂药店，
在路北边一家其貌不扬的门头房
停下。我定睛细瞧，门头房上方挂
着一个长方形、做工极为简陋的本
色招牌，上书益发馄饨馆。

这是一家面积不大挺整洁的
小饭馆，昏暗的屋内靠墙排着几张
做工粗糙的四方饭桌，其中一张竟
然是三条腿，少的那条腿用砖块垫
起来的，看上去就不牢稳。正是中
午吃饭时间，饭馆里的食客却不
多，和我想象中热闹的饭馆落差很
大。父亲来到一张空桌前，拉过一
张长长的条凳，将买的年货放在上
面，叮嘱我看好东西，就向门前的
开票桌走去。不一会儿，父亲拿着
两个油乎乎发亮的木牌回来了。我
好奇地拿过这木牌仔细打量，见上
面用红色的颜料写着一个数字，正
要询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只听见
靠北墙弥漫着水雾气的窗口传来
一声洪亮的叫声。父亲听了，急急
地从我手中拿过木牌，不一会儿端
回来两碗冒着热气、香味诱人的馄
饨。“你先趁热吃着。”父亲又买来
三个火烧，随手递给我一个，“就着
火烧吃。”此时又冷又饿的我，顾不
得说什么，低着头，几乎趴在腕上，
哧溜哧溜地吃起馄饨来。

我这是一生中头一次吃馄饨。
第一个馄饨没等咀嚼几下，就咽下
了肚儿，烫得我张着嘴，呼哧呼哧
地喘粗气。太好吃了！世上竟然还
有这么好吃的食物。“沉住气，慢慢
吃。没有人抢你的。”父亲爱怜地看
着我，声音是那样温和疼爱。待我
吃了几个后，才品尝出味道来。馄
饨馅儿是肥瘦猪肉夹杂着大葱、姜
和五香调料搅拌而成，皮薄馅多，
带着花边的薄皮儿让里面的肉馅
儿几乎清晰可辨。馄饨汤里泛着几
滴油花儿，上面零星点缀着几个香
菜碎叶和几条油煎的鸡蛋丝儿，光
是看就很馋人。我也不知道一碗馄
饨有多少个，反正是正吃着带劲
儿，碗里的馄饨和汤就下了肚儿，
头上沁出汗，脸上觉得热乎乎的。
手里的火烧一口都没有来得及吃。

此时才看到父亲什么都没有
吃，只是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看
着我。父亲端起自己的那一碗，将
馄饨拨到我的碗里，微笑着说：“继
续吃。”我埋头呼哧呼哧地接着吃
起来，吃了几个后，却发现父亲碗
里没有油煎的鸡蛋丝，就疑惑地看
看父亲，父亲爱抚地摸着我冒汗的
头说，有没有鸡蛋丝价格不一样
的。他老人家喝着馄饨汤，吃着干
火烧，凑合着吃了一顿午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工
作后第一次领了工资，就和几个同
事来到益发馄饨馆，每人要了三碗
馄饨，那时候才知道有鸡蛋丝的是
一两粮票一毛二分钱一碗，而没有
鸡蛋丝的是一两粮票一毛钱一碗。
后来，我多次去益发馄饨馆吃饭，
一直到发祥巷一带旧城改造、道路
拓宽，这家给我年少时留下美好记
忆的馄饨馆才消失不见了。

黑虎泉边大碗茶

前几天，十五年未见的老
朋友强子专程从安徽到济南来
看我，我带他去看黑虎泉。夏初
的济南天气已经很热了，步行
到泉边时我们两人已经汗流浃
背，正好在黑虎泉西侧柳荫下
有个茶摊，几张小桌子，一圈马
扎，我们随即就坐下来，捧起一
碗茉莉花茶一饮而尽。坐在泉
边上，边喝茶边聊天，也别有一
番滋味。

我呷了一口茶然后调侃老
板说：“您这大碗茶只见颜色不
见茶叶，就只有花茶吗？其他的
茶你也应该泡一些，迎合不同
的口味才行呢。”老板笑笑说：
老师你肯定不是济南本地人。
我回道，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
本地人，但来济南也快二十年
了，泡点南方的好茶，价格卖得
贵点也没关系啊。老板说，老师

你可能不知道老济南人喝茶的
习惯，喝茶是八分水，二分茶。
老济南人爱喝茉莉花茶可有年
头了，以前济南人喝茶没有其
它的种类，就是喝茉莉花茶。因
为过去交通不发达，南方清明
前采的茶叶，运到济南需要数
月的时间，再好的茶叶也会捂
霉了，所以就只好用茉莉花给
它重新加工、熏制，以去除茶叶
里边的霉味。早前都是用漱口
代替刷牙，济南人习惯用隔夜
的花茶水漱口去除异味，口中
留有茉莉花的芳香，效果最好
不过，这就形成了喝花茶的习
俗。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将不少
济南人的口味吊得很独特，现
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喝茶就
只喝茉莉花，而且还是很便宜
的那种，花茶已经凝固了几代
人对于茶的记忆。酷夏的时间

喝花茶最好，能消暑去乏、清理
肠胃，还能提神醒脑。一番话让
我比喝了一碗茉莉花还觉清
凉，原来我对老济南的一些习
俗还真是不大了解呢。

强子说，他们老家也有一
种很好的茶叶叫猴坑茶，传说
在黄山上有一片山坳，茶叶都
长在陡壁上，当地人就训练猴
子采茶，后来逐渐人工种植
了，现在很多，就是价格贵了
些。茶是好茶，但不能和这边
的泉水花茶相比啊，你看这么
多人在泉边提水，想必都是提
回家用来泡茶的吧！济南人真
是好福气，得到了自然的垂
青，这笔财富用什么也换不来
呀。特别是这些提水的老人，每
天早晚提水泡茶，既锻炼了身
体，又有一个固定的事情做，这
就是在享受人生的乐趣，也叫

享清福吧。
是啊，济南人的福气是天

赐的，想想看，天天能在自家门
口喝上甘甜的泉水，在这满是
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群中，还有
这样的一种惬意；在忙忙碌碌、
喧嚣嘈杂的环境中，还有这样
一份宁静怡然，实在是很难得。
合起眼睛，感觉着沁入的清凉，
倾听着涌上来的声响，泉水的
甜润伴着茉莉花的清香，心灵
深处仿佛也感觉有一眼清泉从
喉咙汩汩地渗了出来。这是人
与自然的一种和谐，无关茶品
茶具，是一种心境。

强子离开济南前，我特意
去黑虎泉，用矿泉水桶给他提
了一桶水，系上红丝带，告诉他
回家后用泉水给老爷子沏壶
茶，也让老人家沾沾这泉城的
灵气。

□张文相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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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二路纬七路上

百年“阜成信”的记忆与传说

【流光碎影】

□台应新

当你走到经二路纬七路
时，沿街路北有一幢外墙是碎
石和青砖装饰的二层楼房，这
就是修旧如旧的“阜成信东记”
旧址。据史料记载：祖籍东昌府
堂邑县(现今聊城市)的棉花商
贩王协三，于1908年在济南商
埠区开设了“阜成信棉花行”。

王协三是个精明的商人，
他带着几个帮手起早贪黑、风
雨无阻，做起了从堂邑 (今聊
城)到济南中大槐树街之间运
送和贩卖棉花的生意。就这样
持续了几年，王协三拥有了自
己的宅院和贩运棉花的马匹。
再后来，随着棉花生意越做越
大，王协三相继在经二路363号
和369号置办房产创办商号，于
是“阜成信东记”和“阜成信西
记”的牌匾也就被高高地镶嵌
在拱门上方。

今年年初，我再次来到经
二路363号实地查看，发现大门
口原来挂着某某会馆的两块牌
子已经摘掉，只留有一块“山东
省仓储协会”的金黄色铁皮牌
子，拱门上方“阜成信东记”的
牌匾依旧泛着淡淡的金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
被分配到济南商业储运公司工
作。当时公司机关所在地，就是
现在的济南市经二路纬七路
363号大院内。起初认为这里只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合院，想
不到它竟是历经百年沧桑的

“阜成信东记”旧址，会给我带
来挥之不去的记忆。

据说“阜成信”当中的头一
个字“阜”字，是王协三当年请
清末的一个老秀才专门给起
的，“阜”字有盛、多、大的寓意，
意思是家业兴旺、商业繁荣，是
个非常吉祥的字。“成信”的意
思是凡事必须讲诚信，买卖才
能成事、生意才能兴旺。在上世
纪20年代末，掌门人王协三去世
后，“阜成信”的事务就分别交
给了两个儿子掌管，王玉岩是
大掌柜，分管棉花行的经营，二
掌柜王玉珊负责外联事务。但
是，由于种种原因，自从王协三
去世后，“阜成信”的生意就开
始走下坡路，大掌柜王玉岩就
把“阜成信”改为了“復成信”，
意在尽快恢复“阜成信”昔日的

辉煌。现在“阜成信东记”临街
外墙的老虎窗下方，还留有十
块匾额，字迹清晰可见，上面分
别刻着“无欺”、“求富”、“为善”、

“勤俭”、“忠厚”、“兴旺”、“惠
工”、“广进”、“通商”、“诚信”二
十个大字，这就表明“阜成信”
已经持有了勤俭持家和诚信经
商的“企业文化”理念。

由于我曾经在“阜成信”的
旧址工作过，三十多年前的印
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清晰
的。进入3米多高的圆拱形大
门，是一条宽约4米、长不足30

米的南北方向过道。从过道的
中间左拐，就迈入了红漆斑驳、
雅致精巧的二层楼式四合院。
院内青砖铺地、房顶红瓦起脊，
抬头环望四周，二楼屋檐下大
红的立柱、绿色的护栏和旋转
一周的回廊，显得整个小院古
香古色、别具一格。四合院的

“天井”不小，我们在院子里做
广播体操、打羽毛球，都显得绰
绰有余。

院内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
有一处带遮阳顶棚的木制楼
梯，沿楼梯拾级而上，就是当时
习惯称呼的“上层建筑”部门。
每个科室大都是以二间房子的

自然形式独立隔开，办公面积
基本平等。我当时就在二楼北
面的宣传科担任科员，整天趴
在写字台上抄写稿件，发放文
件，收集资料。

二楼旋转的回廊为我的工
作带来很大的方便：如果去组
织科、知青办，就沿着回廊向
东；如果到武装部、基建科，就
顺着回廊向西；如果看见对面
劳工科、工会的同事们，可以倚
扶护栏招手问好，甚至喊上一
嗓子，与对面相约相谈。平日
里，科长在里间屋办公，外间屋
就是我耕耘的田地。夏天，屋里
蔽日凉爽、自然通风，坐在门与
窗的通风处誊写稿子，感到的
是微风习习，再热了就把一双
赤脚伸向木地板来个亲密接
触；冬日，靠窗办公、阳光直射。
享受着阳光下的温暖；累了，就
倚在门外走廊的栏杆上，眺望
屋脊上晃动的树梢儿，困了，就
嗅着墨香伏案小憩。如果年青
的同事之间想在两个楼梯和一
圈贯通的走廊间来一个“猫捉
老鼠”的游戏，恐怕再睿智的

“猫”也不会抓住上蹿下跳的
“老鼠”。

如果想嗅一嗅当年“阜成

信”的味道，还是从东南角的
楼梯上来，到右手边的工会办
公室里做一番浮想联翩。在公
司所有的办公室当中，哪一个
都比不上工会布置的那样宽
敞优雅。工会里有两间通透为
一体的大办公室和一间藏书
室，雕刻着花边的实木推拉
门、宽大厚实的木地板、仿古
式吊扇、黑亮的写字台和结实
的书橱等，都显露着清一色的
古朴凝重，是当时保持原有典
雅特色最为完好的办公室。

我印象最深的是工会里那
条厚约三指、宽约40厘米、长约2

米多的木板凳，它漆黑光亮，四
条腿内侧都有一个半弧形雕花
木板与板凳底面衔接，非常结
实牢固，一个人很难搬动它。我
们平时到工会里开会或闲聊
时，都愿意抢着坐板凳，因为它
既宽绰又比平常椅子矮一些，
坐上去非常舒服。到了中午，它
又是我们的“床”，大家都会争
抢着躺在既宽又长的木板凳上

“眯一会儿”。我在“阜成信”旧
址工作了十年，后来想想，这条
民间不多见的实木板凳，是不
是“阜成信”后人留下的宝贵遗
产呢？

2008年年底，当一名维修工人铲掉拱形大门上方一层层砂石灰后，一块刻着“阜成信东记”字样
的石料牌匾就逐渐显露出来，不多日，由此向西只相隔一个路口的“復成信西记”的牌匾也被挖掘整
理出来，一时间给我们的文史学家和市民百姓带来了很多猜想和回忆。在一些老济南人的记忆里，

“復成信”三个字应该是“阜成信”。什么时候把“阜”字变成了“復”字(注：“復”是“复”的繁写体)？这里
面有着怎样的故事？

修旧如旧的阜成信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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